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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杂技艺术，与戏剧表演的融合
刘燕 (河北省沧州杂技团061001)

沧州是杂技之乡，在国内。国际享有盛誉，作为一名沧

州的杂技演员感到光荣．自豪与骄傲。

1982年我十岁就考上了沧州京剧团培训班学习京剧艺

术，京剧艺术是我们的国粹，他的“四功五法”“以唱做念

打”“手眼身法步”的基础训练严之又严。细之又细“高之

有高“深之又深。

在四年的京剧训练期间，给我打下了牢牢的基本功基

础。同时，和“苟”派老师学习了“拾玉镯”“贵妃醉

酒”“二进宫”“打渔杀家”“姑嫂英雄”等剧目

尽管如此，可我还是和“杂技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6年的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电视台拍摄一部魔术片，

把我从京剧团借用到了沧州杂技团，之后，团长发现了我，

当然是看中了我的年龄，形象，素质及表演水平，就这样通

过各个方面做工作吧我调到了沧州杂技团，开始了我的杂技

艺术生涯，一做至今就是二十多年啦。在这二十多年里我是

不断的努力．刻苦．认真钻研，对杂技我简直是一窍不通，

地地道道的门外汉，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虽然“腰．

腿”．基本功的要求区别不大，毕竟我练了四年京剧艺术，

总之，必须从头开始，我接受的第一个节目就是“飞叉”，

当时演“飞叉”节目的在国内女孩子练的实属罕见，因为它

所要求的肢体动作和艺术技巧都是难度大，形体的要求均适

合男孩子，比如京剧的剧目中也有‘耍飞叉’， 演的剧

目，如“金钱豹”一剧中的“金钱豹”耍叉，可想而知，他

的动作表演是如何的粗犷．彪悍，这和杂技女孩子要练要演

。飞叉”差别会多么之大。

即使这样我也坚持了下来。为了创下国内女孩子“耍飞

叉”的少数，我勤学苦练，就是这一“飞叉”的始练，给了

我极大的启发，“肢体技巧”我用杂技的传统“表演”我

借鉴了京剧戏曲表演的传统，比如，要“叉花”我把戏曲

的“枪花”“皮球”“棍花”“大刀花”等等技巧融合进

去，表演方面我把学习到的戏曲“蹲步”“搓步”旦角的

“别腿”“跑圆场”等等一系列的舞蹈动作完美的结合到了

一起。艺术的要求就是要美，这是一大特点，不管是杂技艺

术，还是戏曲艺术，用它来感染观众，所以，在表演时我就

遵循这一戏曲的表要规则“手到．眼到．身不离法．法不离

步，”也就是脸上要有戏，手．眼．身．法．步必须要统

一．和谐，表演出来的东西才会有情感，感染观众，才能得

到观众的认可。所以“飞叉”节目从90年就跟随省杂技团去

香港巡回演出，同时多次获奖，如“河北省振兴奖”等，多

次参加大型的重点演出，深受国内．国际友人们的好评和赞

美。

改革开放以来，“杂技艺术”普遍走出国门，飞向世

界，这就更需要有好的节目，精湛的表演艺术来感染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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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来，我也曾多次随团到国外演出，给我的感觉国

外友人不但能艰辛的劳动，而且很会享受，同时更需要艺

术美好的享受。我个人的经验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无论

是国内还是国外友人看了我所演的节目都是赞不绝口“漂

亮”“美”，都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且都愿意

和我结交朋友，由此看来如果“杂技艺术”再融合进戏曲艺

术的表演．舞蹈身段那是再好不过了。比如杂技“转碟”节

目在叫“彩蝶飞舞”这个节目是一个很美的节目，演员手中

的彩蝶转动起来是很漂亮的，可过去的演出就是缺乏表演美

的加功，一出场就是“大步走”，转圈的时候也是生活步，

看起来很朴实，可是缺乏了艺术的美，如果融合进戏曲‘花

旦’的“碎步”“搓步”“云步”“圆场功”的表演，那就

给人的感觉大不一样了，既表现了纯朴的杂技艺术，又给

了观众一种艺术美的享受，现在我们的演出就是这样，保

持了两者的统一很完美，又如杂技的“空竹”节目也是如

此，运用上了戏曲‘花旦’的“小云步”“跳步”“左右翻

身”“圆场”以及“藏躲二人互相嬉”笑“逗”“闹”很俏

的表演形式，效果非常之好

2000年，我团接受了一项长时间附美国商业性演出的任

务，为了把节目排练好，美国老板夫妇俩人同时来团指导排

练，此次赴美演出要求各个方面水平很高，需要把全场杂技

节目串到一起，有戏剧情节的一台整体晚会。整台节目要以

中国古代妇女“花木兰”的英雄形象为中心人物，当时选择

了由我扮演“花木兰”剧情从花木兰接“旨”替父从军，战

场征战，德胜还朝，回归故里。总之，全团．全场的节目都

需要重新排练，重新组合，难度相当大，给我压力的是“车

技”节目，我必须从头开始练。因为花木兰战胜还朝时有一

组二十多人表演的“车技”，最后由花木兰在车上高举“大

督旗”还朝时的表演，所以再苦再难也得拿下。使我感受更

深的是，花木兰和敌寇征战开打时运用上了戏曲京剧‘武

旦’“踢花枪”的表演，八杆枪在空中旋转，前后左右扔

踢，还要表演许多戏曲的舞蹈动作，同时要表演出中国古代

妇女“花木兰”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对我来讲‘武旦’踢

花枪虽然是新课题，但运用戏曲表演的手段，确如鱼得水，

经过一段的努力排练，终究得到了各级领导和美国老板夫妇

的满意和赞美，赴美演出更得到了国外友人们的更多评价。

实践看来‘杂技艺术’需要武装，需要提高，借鉴兄弟

剧种的艺术表演，也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愿我们的杂技艺术之花万紫千红

永远成为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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